
文／許家瑜（臺大新聞研究所一年級）

照片提供／張顥嚴

我
們的農場叫做恆誠農場，我幫

它加了一個slogan『常守真心

――守住自己一顆真摯的心』」張顥

嚴，r99農業化學研究所畢業，因為父

親生病，對農事陌生的他回到南投竹

山，面對比人還高的雜草，拿起鋤頭

一下一下地整理起父親20年的心血。

從荒蕪做起，如今收穫一片生機

盎然。

土壤調查的迷人之處
回想大學及研究所的求學經歷，

離開家鄉竹山，負笈北上的張顥嚴形

容自己懵懵懂懂地進了農化系，直到

大二接觸了土壤學課程，才與農業化

學找到了共鳴。

「我發現我對這個（土壤學）

很有感受，就在課後去找了老師，在

實驗室當專攻生。」張顥嚴便一腳踏

進農業化學的領域，大學畢業先去當

兵，之後又考進農業化學所，畢業後

再當一年研究助理，前前後後8年的時

要做有生機的農業～
二代茶農張顥嚴的真心茶

「

雖是承接家業，農化出身的張顥嚴對經營農場有環保理念

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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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他笑說自己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實驗室度

過的。

在實驗室的日子，張顥嚴跟著學長姐及

老師，跑遍臺灣各地，採集土壤做調查與化

育。「調查是眼見為憑的工作」，張顥嚴說

調查的第一步驟，因為講求眼見為憑需要實

地訪調，他深受吸引，現在講起來仍感受得

到對土壤研究熱忱。

「放下」所學，從頭做起
畢業後，張顥嚴在研究室再當了一年

研究助理，面對人生的十字路口――該留在

臺北打拼、或是回鄉接手茶園，他坦言最終

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回鄉，「因為等於是把在

環境這塊發展很久的（經歷），一口氣斬

斷」。

當時指導教授考量到農業的出路，勸他

往新興的環境顧問領域發展，甚至認為有些

大材小用。「老師那時候和我說一個臺大學

生去種田，很浪費」，張顥嚴當然明白老師

並不是看不起從事農作，而是希望他能有比

較好的出路。

然而考量到父親生病，身為長子，張

顥嚴感到責無旁貸。父親生病前，其實也累

積了一定的客戶，「只要東西（茶）做得出

來，通路方面沒有問題」，張顥嚴考量了許

久，還是離開了生活8年的臺北，回到竹山準

備接手家中的茶園。

過去專研在土壤調查，張顥嚴跟著實驗

室調查過全臺各地的土壤，卻對家中荒廢的

茶園一籌莫展。

茶農之子體悟有機不易
「我是土壤調查出生，我從土壤管理的

這個角度去想。但很多時候我們這樣想，實

際去做發現自己錯了，一開始茶都種死」甚

至張顥嚴笑說一開始自己砍死了很多茶。

即使一開始對農事沒有任何概念，但

過去所受的訓練讓他學會停損，懂得轉彎。

「那個時候我知道要草生栽培，但是沒想到

草生到那樣。人家會說『你這個都是雜草，

根本沒在管理，茶樹都死了吧？』」張顥嚴

解釋，在鄉下根本請不到工人，人力吃緊根

本無法負荷雜草生長的速度。但他心念一

轉，能做多少算多少。

「結果無意中發現說，茶樹被雜草包圍

了一段時間，竟然還能生長。」因為不想噴

在臺大，除了在教室上課，實驗室幾乎是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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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而擔心葉子可能會被攻擊，卻發現葉子

長得還滿漂亮的。但他表示一開始生長速度

真的很慢，別人的茶園兩年多長成片，但顥

嚴的茶園卻還是一叢一叢的。

荒廢的茶園看不見幾顆健康的茶樹，過

去在學術研究領域講求眼見為憑，而繁重的

農務卻沒有直接帶來收穫。經過一段時間，

張顥嚴利用過去土壤調查的技術調查自家茶

園，發現埋藏在雜草叢生之下，富含有機質

的黑沃土才正是父親20年耕耘的心血。

那樣肥沃的土壤來自父親辛勤的施肥，

一行一行的茶樹間，張顥嚴似乎看見二十幾

公斤的肥料，扛在爸爸的肩頭，日復一日年

復一年，養分就這樣累積。

儘管言談間吐露出栽植茶樹、經營茶

園一路走來的辛勞與困境，張顥嚴沒有太多

的抱怨，似乎過去一路走來的辛苦都雲淡風

輕。

茶農之子傳承家業
過去投身有機茶行列的農民十分稀少，

張顥嚴的父親可以說是第一代有機茶農，面

對有機轉型，行動上可說是難上加難。秉持

著一個簡單的心念――不想要使用農藥，更

不想要賣使用農藥種出的茶。然而這樣的良

善立意，換來的卻是三年苦無收入。

傳統的線性思維認為，假使土壤肥力

不夠，在只能使用有機肥料的狀況下，需要

加倍使用有機肥。雜草也要控制，因此拼命

除草，「基本上我爸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除草

上面，病蟲害也要去控制，合成農藥不能使

用，後來他就去用一些萃取劑、生物農藥，

維繫得非常辛苦」張顥嚴回想當時，家中為

學長姐同儕，是同學也是“出外打拼＂的伙

伴。

陳尊賢教授帶學生野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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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轉型有機農作吃足了苦頭，到最後還發現

茶樹的健康狀況越來越糟糕，甚至爸爸身體

都出了問題。

接手家中茶園後，張顥嚴則認為，一但

有生命摻和進來，農業便應該以「整體論」

的思維去思考，就不再只是線性系統。

「病是一個結果，要解決必須去找原

因」因此面對茶樹生長狀況不佳，張顥嚴首

先會想說為什麼會產生病蟲害？「蟲害大部

分來自生態鏈沒有建構完全，病害來自於植

物不健康」接續著繼續摸索，為什麼植物會

體虛？「原因是什麼，就一個一個去剝。土

壤排不排水？肥力條件充不充足？或是最近

天氣造成環境壓力？」

「一般農夫可能只是透過經驗傳承，怎

麼說就怎麼做」，而張顥嚴跳脫植物一生病

就用藥此種線性思維，一步一步讓自家的茶

園重新展現生機。

「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種茶第二年的夏

天，連續下了一個月的雷陣雨，天氣又熱，

那一個月裡，茶樹竟然長高了40公分！」談

起茶樹在自己手中頭一次茁壯起來，張顥嚴

難掩興奮。

興奮之餘，他也獲得栽培有機茶的啟

發：「那時候我有一個滿深的體悟就是，我

們很多的農業管理的策略，它背後都還會有

一個假設，對於有機管理策略的假設，必須

順應植物的生長生理去設計。」

陳尊賢教授經常拎著滷味宵夜來探班，和學生聊家常，亦師亦友，又像父親，關懷照顧學生無微不至，

讓張顥嚴終生感念。畢業時與恩師陳尊賢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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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的真諦
回想進入農化所前的口試，張顥嚴道

出一段「尷尬」經歷：「以前碩士班推甄口

試的時候，前面的問題我都對答如流，後來

老師問了一個問題：『請問同學想做什麼研

究？』我第一個回答說我想要做有機農業的

研究！突然氣氛就凝滯了，我不懂為什麼會

這樣。」

「口試老師眉頭一皺，眼鏡拿下來，

吸了一口氣說：『同學，在臺灣我敢說除了

我之外，沒有人做過更多了有機試驗，連我

都不敢說我是有機農業的專家。你說你要研

究有機農業，我想我們系上並沒有這種老

師。』我心裡涼了一下，想說是不是講錯了

什麼話，總覺得有機農業四個字似乎戳到大

家的一個痛處」。後來張顥嚴以榜首進到農

化所，雖然也搞不太清楚究竟有機農業為何

會在口試當時讓老師們沈默，若干年後，才

在種茶製茶中體悟老師當時的語重心長。

張顥嚴解釋，「社會主流看待有機的概

念是『零檢出』，而『零檢出』在實務上來

說其實是低於偵測極限」。隨著更精密的檢

驗儀器，偵測極限提高，加上對於「污染」

的排斥非常直觀，因此造成有機農業從定義

上來說，有過於嚴苛的問題。言談間感受得

出張顥嚴對於有機有另一番見解。

「但更重要的事，我認為有機應該是強

調『生物、生態、生命』的這個部分，這也

才符合有機的字元organic，org是生命的字

根」。他認為有機農業要稱作有「生」機的

農業，或是生命力農業。

顥嚴這樣的想法，來自於英國農學家

Albert Howard所提出的「生命之輪」概念。

「生命是一個生生不息的物質體系。生命之

輪一端是崩解，一端是新生」，「或是你要

如今他也常受邀分享有生機農場的經營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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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生命就是生生不息的循環、生命參與到農

業的這個過程、生命就是生態系......，語言

描述上會有一些出入，實際上就是在指農業

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力的農業才叫做有機農

業。」

對於有機不一樣的詮釋，要改變大眾的

認知，並非一蹴可及，「或許我們多跟人家

溝通，人家會懂的」。張顥嚴保守且誠懇地

說，如同他對於心目中的有機農業，一如既

往地默默耕耘。

在臺大日子最重要的思辨能力
將生命的概念納入農業經營、將傳統線

性思維破除......張顥嚴認為自己比其他農夫

「多懂的這一些」，便是來自8年來在學校所

習得的思辨能力。

「很多時候透過辯論的過程，不管是跟

老師辯論或是跟同學辯論，過程當中你不一

定能學到真正的答案是什麼，但是你會知道

你現在的觀點有什麼漏洞」他解釋，建構及

理解生命正是農化本科所教授的，而思辨中

接收到其他人的見解，有時候沒有絕對是非

對錯，「而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而可以得

出這種結論」。「很多科學有單一解，但環

境科學它幾乎沒有單一解」，這樣的經歷讓

顥嚴學會「停看聽」，明白事情並非只有單

一可能。

應用在農事上，也讓他不恪守傳統有機

思維，他舉例說：「大部分的農夫不會挖一

公尺的土壤，他可能只看表面的土壤，肥不

肥鬆不鬆？只看表象的後果便是將植株長不

好歸咎於病蟲害，但沒有去注意表土之下，

是否有障礙空氣、障礙水傳導，障礙植物根

生長，或是土壤質地不連續......」回過頭來

看，現在從事農業的能力，原來在過去不知

不覺中建立好了。

如今茶園的生長趨於穩定，但這也不

過是去年的事。張顥嚴靦腆地笑說：「現在

才比較敢跟人家說我在種茶。」而對於茶園

的願景，他說，想要建構一個利他的生活環

境。

如同恆誠農場的中心思想――守住自

己一顆真摯的心，顥嚴說「不要忘記師長常

提到的，要幫助其他人變得更好，不要忘記

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每一株用心種下的

茶、用心維護的自然環境，其實目的都是希

望能靠自己的一點心力，將這樣的好傳遞出

去。

從竹山到臺北，大學、碩士到工作，8年

的臺大時光將張顥嚴的思維提升到另一個層

次。返鄉接手家裡的茶園，從懵懂到成熟，

像掙出土的茶苗，在沃土的滋養中日漸茁

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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